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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索之路《黎雅王》导演体会 冉杰

初步设想 

 

    《黎稚土》是孙家王秀等根据莎士比亚著名悲剧《李尔王》改编而成的。改编的意图是力求不损害原著的精神实质，就是保留原著

的戏剧情节、人物，人物关系和冲突，努力体现原著巨大深刻的社会悲剧主题和磅礴气势，感人的艺术魅力。改编成为中国的古代历

史传说中国的人物和中国的语言，希望舞台戏剧演出具有中国民族艺术特色。 

 

    导演既要掌握《李尔王》精神实质，又要在舞台上创造出《黎雅王》的中国古代生活，任务艰巨，时间短促。导演组和舞美设计进

行了案头工作以后，就和演员在行动中探索，共同创造。孙家秀先生对莎土比亚的评论和对《李尔王》精确分析，为我们正确理解

《黎雅王》打下了基础。导演组在开始工作时，为自己提出了要努力探索的两个目标： 

     (一)《黎》剧主题的现实性是导演刨作的灵魂。 

 

     (二)《黎》剧的艺术特色––探索恰当的体现形式。 

 

主题的现实性 

 

    关于《李尔王》的主题，世界著名学者和中国莎学专家都有不同的评价和论述，归纳有：命运、善与恶，伦理道德，青年与老年，

谄媚、权、爱的主题…。这些主题都是剧本中存在的，但是突出什么主题最有现实意义?这是导演创作的关键。只有根据它来解释剧

本，理解物，产生导演构思。也才能调动整个创作集体的积极性。 

 

    《李尔王》是一部巨大而复杂的悲剧，每次阅读剧本都会有新的发现，活生生的人物典型的性格，强烈的行动，巨大的激情；规模

宏大，气势磅礴；迅速转换的时空，自由驰骋的想像，诗的意境，精邃的哲理…。主次要情节交错呼应，反映生活的多侧面，体现着

多种主题，主题在错综复杂的情节中穿插往来，捕捉贯串全剧主题和它的现实性是很困难的。我们必须不断地分析、反复探索剧本的

创作意图，挖掘剧本的精髓。不但研究伊丽莎白时代的生活，还要认真分析当今世界的现实、现代人的思想需要。要解决四百年前的

《李尔王》怎么才能受到现代中国观众欢迎?要探索《李尔王》的主题与中国观众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的连接点，要使四百年前《李

尔王》这部发动机，通过《黎雅王》发出光和热。为中国观众服务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出力，这就是我们排演《黎雅王》的目

的，也是我们探索的目标。 

 

艺术特色 

 

    《黎雅王》的演出必须努力展现《李尔王》所具有的戏剧艺术特色。生动性-巧妙构思的生动性，独特人物性格的现实性，对不同民

族，不同时代观众的强大感染力，《黎雅王》要学习民族表演艺术的精华和审美要求，为演出生动性增添包彩。丰富性一各种艺术因

素的有机结合，丰富的思想，深刻的哲理，发人深省和思考和人生的价值。喜闻乐见发人深思，雅俗共赏领悟人生的艺术，这就是我

们导演在艺术上追求的目标。 

 

    这是一次大胆的探索，也是一次冒险，改编莎翁的名著，有人持反对意见，还有不少人为我们担忧。但是，我们认为探索和创新就

是艺术创作的生命。探索要有意，创新就不能走老路，就要摆脱重复伊丽莎白式或西方现代式的叫楷模”。探索有成功的希望，也要

冒失败的风险，我们抱着虚心学习和科学研究的态度，虚心谨慎和勇敢创造相结合。这个“学习，研究、创造”的课题激励着整个创

作集体，激发了导演、演员，舞美各部门的创作积极性，使这些独立创造的积极性有机地融汇为统一的舞台艺术，这就是导演的最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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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想。 

 

    探索不可一蹴而就，道路是曲折的，需要不断地实践、研究、探索，《黎雅上》的创作只是开始，我们虚心地倾听着各种批评和意

见。 

 

一.权势对灵魂的腐蚀 

 

     “重场戏”是剧本的精华，也是导演创作的关键。首先想通过“重场戏”，介绍在导演创作过程中对剧本主题的探索和构思。关于

导演创作的其他问题以后有可能再谈。 

 

从第一场谈起 

 

    第一场是导演创作的关键戏，因为它是全剧的定音鼓，它是全剧思想艺术风格特征基调的体现。几百年来世界上研究莎士比亚专家

争论最多的开场戏，也是一些著名文豪指责最历害的序幕“粗糙…不真实…荒谬…臆造…”。这里不想为作者辩护，而是作为导演探

索的动力，通过实践探寻作者的意图。 

 

    戏一开始，作者迅速地把分国授权的事件直接展现在观众面前。国王年迈让权，交给后代至亲管辖。分国授权的条件是：“谁最爱

我，最有孝心，就给她最大恩惠。”要求马上表忠心，当场就赐予国土和权利。这显然是荒唐的。真正的爱、忠、孝应在实际行动中

体现，不是单纯用口头所能表达的。但是黎雅王要求并满足这种口头上的表达，不允许违抗。看起来是荒谬的，但它有历史的真实

性，历代的统治者类似情况，不是屡见不鲜？在老王荒谬要求下掀起了激烈的冲突，两位大公主投其所好，谄媚父王，当场获得国土

和权利。幼女纯朴正直，不愿讨好，曲意求欢，反遭遗弃。丞相忠心相劝险遭杀害。黎雅王站恶的一边，惩治了善良，揭开了悲刷的

序幕。 

 

从荒谬中认识黎雅王的性格逻辑 

 

    黎雅王是贯串全剧的中心人物，对黎雅王的认识是导演分析剧本的轴心。黎雅王的性格是极其复杂的，随着剧情的进展有着极大的

变化和发展。他八十多岁，统治这个王国几十年了，已经建立了至高无上的权势，他是封建集权的代表，他的权势已达顶峰，他的意

志和要求就是“真理”，不容违抗。他把政权和父权融为一体，几十年最高权势的统治生活形成了：唯我独尊，我最聪明，我是最高

智慧的体现。他威严有气派。尽管他也曾治理这个国家使之繁荣昌盛，也尚能选用贤能，任忠臣赵康子为丞相；把庆公主视为掌上明

珠。分国授权也是他年迈让权的主观开明措施并有美好的愿望，期望让权以后求得安定、温暖，享受太上皇自由幸福的晚年。然而权

势的腐蚀使他独断专行刚愎自用，喜听谄媚之词，厌恶逆耳之言，赢离实际，脱离人民，被阿谀奉承者包围，分辩不清什么是真善

美，什么是假恶丑?成为权势牢笼中的囚徒，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逻辑有着极大的现实性。 

 

戏怎么开始? 



 

    首先要突出黎雅王的威严和气派。为了寻找恰当的形式，我们向民族传统学习，研究戏曲中各种帝王上场的威严仪式，吸取其表现

形式运用到《黎》剧中来。戏在古钟古号和大鼓声中开幕，创造森严肃穆的节奏气氛。侍卫手持长矛威武整齐而有节奏的从两边上

场，穿过舞台中央分列两厢。丞相赵康子、大臣葛襄伯等从两边匆匆上场，等侯国王召见，大公主大驸马二公主二驸马按顺序上场，

国王的跨刀侍卫急步前导，弄臣，三公主紧随，国王出场，全朝大臣、公主驸马，侍卫跪拜，齐声高呼：“万岁!”，国王穿过跪拜的

人群走上宝座。然后宣布“平身”全体站立。戏就这样开始。 

 

    通过仪式的排场和气派，展现老王一国至尊的权势和铁的秩序。在这样的气氛中宣布分国授权，展开了冲突。为了使矛盾激化，我

们强调了国王和丞相的冲突。丞相不满国王独断专行，冒死进谏，指出国王的错误，揭露两位大公主的伪善。国王盛怒之下拔剑要杀

丞相。这时，要制造一种动乱的气氛，让侍卫快速调动，站立在后边的侍卫持长矛冲向前方，前边的尾随快速转移，产生一种危机初

起的动乱情势。并给国王增加一句台词；“把他给我推出去！砍了！”把危机混乱推向高潮。侍卫押解丞相走出。全体朝臣跪拜并高

呼：“陛下息怒！”国王：“且慢！”然后较长时间停顿，国王从宝座上慢慢走下说：“念你是老臣，我免你一死。”众：“谢陛

下！”站立。激化矛盾为了强调：(1)丞相忠心耿耿冒死进谏深得人心，大家跪拜求情。两位大公主的虚伪大家都看得清，唯独老王昏



庸。强化冲突可衬托出三公主的形象。(2)突出老王个人专制暴君的性格特征，荒谬的是他已经让位，把国土和权势全部交出以后，他

还能继续施展国王的权威，这充分证明老王虽然让位，但仍是最高权力的化身，是至高无上的太上皇。为以后剧情发展形成鲜明对

比。鲜明对比是该剧创作的特征；掌权者从最高位猛跌到最底层，低位者拼命往上爬，爬向最高权位。跌入最底层的受尽折磨和苦

难，从权势的牢笼中解脱出来，看到了黑暗社会的面目，认清了善恶和自己的罪过，良知更苏，理想之光升起。往上狠爬的，权欲毒

害灵魂，丧失人性，互相残杀，爬向权势顶峰。斗争是残酷的，黑暗势力强大，善良的、有理想的最后惨败，恶人也不得好死，全剧

描绘出新旧交替社会大动乱，人民遭灾难，权势毒害灵魂的悲惨的巨幅画卷。 

 

家天下 



    不少人对戏中的国与家混为一体纷纷指责，召开宫廷会议出席的全是家庭成员，御前会议为什么没有其他文武大臣?三位公主上朝

继承王位东方罕见，西方稀有!宫廷乎?家庭乎?不真实，荒谬！这正是作者构思的巧妙奇特，揭示了封建权势的本质。宣布两件国家大

事；一是分国授权，二是招驸马。也可说是家庭大事一分家和女儿出嫁。在封建制度下国王女儿的事就是国家大事，整个王国就是黎

雅王的家天下，家与国合二为一正是封建权势的本质。中国历代王朝和世界上仅存的封建体制不都反映家天下的本质吗?现实生活中那

些尚存在封建权势残余的社会里，难道看不到家天下的影子吗？家与国合二为一是封建权势的必然产物，作家不是描写生活细节的真

实，而是探求生活的本质。 

 

    普遍家庭为争夺遗产出现很多离奇尖锐的矛盾，忘恩负义虐待父母的现象在现实世界中是有普遍性的。正如弄臣的台词：“老父钱

满贯、女儿围着转，老父破衣衫、女儿把脸翻。”古代存在的这种认钱不认人的社会现象，现代同样出现，封建社会中存在的，其他

社会制度下也仍然出现，多么奇怪的重复呀！难道不发人深思吗?家庭中驱逐老父使人震惊，国家老王遭此厄运更使人触目惊心。作者

运用家与国合二为一的构思贯串全剧，主次两条故事线交叉呼应，反复强调，映照出人类社会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大动荡时期。剧本既

有通俗生动的情节，雅俗共赏的审美情趣，又体现着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哲理，这是剧本创作的范例，主题思想的现实性有着普遍的

教育意义。  

谄媚的手段与黑色巨人 



 

    只有在封建集权家长制的条件下，谄媚像毒菌一样才有了适当的气温和土壤，在谄媚的根茎上开出黑色的花朵。谄媚在剧中贯串着

两条情节线，是黑色人物篡权的主要手段。两位大公主用谄媚手段获得政权，为了保卫已得的权利，迫害老王把他驱逐出门。为了掠

夺更高的权势，无耻地与葛猛勾搭，互相残害。葛猛也是阿谀奉承巧夺权势，与两位公主的“婚约”是为了爬向权势顶峰。葛猛惯用

谄媚的伎俩：告密、出卖投靠，玩弄阴谋诡计，他是具有虎胆蛇心的黑色巨人，他有埃古搞阴谋的冷静头脑和理查三世的野心与残

忍。葛猛善于观察形势利用时机投其所好，以正人君子面貌掩盖阴谋祸心。黎简、黎昭，葛猛都是用谄媚掠夺权势的黑色人物。他们

“像狗一样的摇尾乞怜”“野兽一样的互相吞噬。…像枭獍一样吃掉哺育他们的父母。”他们权欲熏心丧失人性是原始积累的黑色典

型，是社会动乱中最可怕的黑暗势力。在剧中他们表面上都是“合理合法”地掠夺，“名正言顺”地残杀。为了突出这个主题，我们

删节了一些多余的，使人费解的台词和戏，把葛猛两个不同场次的片断集中在一起，把出卖父亲的戏安排在明场，我们和演员共同创

作，增加了几句台词，如下： 

    葛猛：这个不识时务的老家伙，偏要对一条失水的老龙献殷勤，难免要身败名裂，咎由自   取。我却不能不去向他们出首告发。因

为这密诏就是我飞黄腾达的良机。尽管这样一来可能会送了他的性命，然而没有老朽的没落，一代新人又何以兴起呢? 

 

    吴意候：(上)葛猛！ 

 

    葛猛：有机密大事禀报君候。 

 

    吴意候：何事? 

 

    葛猛：为了忠于君候，我要什发我的父亲。 

 

    吴意候：葛大人?他怎么啦? 

 



    葛猛：这是西济王和庆公主给我父亲的密诏。西济王的军队已经侵入我们的国土。 

 

    吴意候：你父亲现在哪儿? 

 

    葛猛：他去护送老王投奔西济国的军队。 

 

    吴意候：这个昏悖的老贼，竟敢投敌叛国。来人！(幕后二在!)传我的命令，火速追捕葛 

    襄伯!(幕后：是!) 

 

    葛猛：殿下，我为了尽忠，就不能尽孝，不能顾忌父子之情了。可是，一想到人言可畏， 

    心中着实的不安哩! 

 

    吴意候：怕什么，你是大义灭亲嘛! 

 

    葛猛：如果这密诏是真的，那么我就要成为一个无父的孤儿了。 

 

    吴意候：不管它是真是假，我现在就封你为大将军，统帅我的军队。葛猛，你失去的是一个 

    叛逆的老子。 

葛猛：君侯…。 

 

    关于谄媚，美国德莱贝写道：“莎士比亚在《李尔王》一剧中揭露了谄媚的恶果，这是他所处的那个社会最卑劣的现象之一。在此

剧中，谄媚象征着暴行，是为达到政治目的预谋的骗局。在那个专制时代谄媚对国家起了重大而危险的作用。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学

家们把国家的崩溃和衰亡归罪于‘谄媚’当权。《李尔王》的主次要情节都建立在谄媚上。李尔划分国土也‘终于’是根据是否善于

谄媚来确定的。而在此剧中，谄媚是和政治动机交织在-起，同让位，划分权力联系在起。” 

 

独特的旋律 

 

    黎庆公主在剧中是有特殊地位的人物，她是理想的化身，是真善美的集中体现，她是具有独特旋律的形象。怎么塑造这个人物呢?

首先要求演员不必运用所谓戏剧性手法，从形式上扮演正面人物，坚强腑樱格。要单纯、质朴、真诚地塑造庆公主的形象。第一场有

关庆公主的戏，我们和演员们进行了反复的试验和探索。庆公主的出场应与众不同，弄臣翻跟斗在前，随后庆公主上场与弄臣戏耍，

然后跪拜父王。这样出场除了展现庆公主与弄臣的友谊之外，主要体现庆公主摆脱封建权势礼仪的束缚，不受尊卑羁绊，纯洁无邪的

品质。国王与庆公主的戏，让国王走下宝座，亲呢地拉着她引向舞台前沿，期待她当众说出更动人的忠孝之词，给她最高恩惠。但是

庆公主实事求是地说出了敬爱父王的真心话，触怒了国王的威严，在盛怒之下断绝了父女之情，什么国土权力都不给。关于一场结尾

的戏，我们删了原著两位大公主掌权后的对话，集中突出庆公主虽遭遗弃但更显出她真心爱戴父王的品德，我们和演员共同创造了

“弄臣跪别庆公主”的结尾。当西济王请庆公主离开时，她充满了对父王的留恋和爱慕，对父亲以后的处境忧虑万分，慢慢地恋恋不

舍地离去。突然，弄臣跑上高呼：“庆公主!庆公主!”庆公主返回舞台中央，弄臣含泪跪别，庆公主在被遗弃的冷落中，受到弄臣跪

别，她抚摩着弄臣的头格外激动，演员们经常是流着眼泪告别的。这时灯光渐暗，舞台微微旋转，弄臣跪着随转台远离，灯光特写庆

公主，突出她深情离别的形象，给观众留下较深的印象。这也是为了剧情以后的发展。庆公主在剧中地位特殊，要求形象鲜明，光采

夺目，但问题是戏却很少，除第一场外，就只有第四幕结尾时父女相会的戏。展开激烈的戏剧冲突时她没有出场，不在行动中怎么塑

造这个理想形象?是作者失误呢?还是我们没有理解作者的意图呢?将在“理想之光升起”再谈导演的探索和构思。 

 

二．认识萌生良知复苏 

 

     “暴风雨”这场戏是《黎雅王》的精华，也是全剧的中心，是导演创作关键性的场次。但是，如何理解这场戏以及如何在舞台上体

现?对导演来说是很困难的。这不是一般的戏，作者构思独具匠心，是话剧中鲜见的戏剧情节。 

 

    关于暴风雨这场戏中外著名专家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：“《李尔王》全剧核心的暴风雨和李尔的咆哮，…主要是‘人’和代表‘人

民’的巨大悲愤与反抗的强者。…那整个翻江倒海，翻天复地的大自然的暴风雨和李尔精神的风暴，更是最为充分强烈地反映出了时



代的动荡氛围。”①“《李尔王》这出悲剧的制造者即是国王李尔。风暴也以李尔死亡结束。…李尔是贯穿全剧的人物，也是全剧和

风暴的中心人物。…一国至尊从此-落千丈，结果竟被逐出家门，流落在荒无人烟的旷野，与无业游民为伍，任风暴袭击。这就是全剧

中心场一风暴场。…这风暴正象有生命的形体，一方面是原野中自然力，作为帮凶，无情地蹂躏无家可归的人民，一方面也是一种象

征，一风暴无边无涯，充满整个宇宙，可说占据了史诗中神祗的位置。…这种风暴是无神秘力量的神秘力量，无妖魔形象的有生命的

风暴，是一种诗的独创力量。”②但是也有很多著名评论家持反对意见，认为“《李尔王》基本上是不能在舞台上演的。”（兰姆和

一些评论家）。还有英国著名莎学专家布拉德雷说：“舞台是对严格的戏剧品质的考验…《李尔王》规模宏大，舞台容不下它…《李

尔王》里的风暴场面在舞台上却一无所得，而且本质上受到损害。(因为它的本质就是诗)这种诗是无法移植到舞台灯光下面的，它只

能在想像中存在。这就是莎士比亚最伟大之处，但可不是戏剧家的莎士比亚。”③持反对意见者也不否认《李尔王》是伟大的诗篇，

最高成就，规模宏大…。我们也认识到了：这场戏气势宏伟、内容深邃，写作技巧高超，这场戏的本质是诗，人物在待的境界里有着

巨大的激情，他们是戏剧诗的化身。但是，如何在舞台上体现呢?我们相信莎士比亚是有丰富舞台经验的最实际的戏剧家，他写《李尔

王》绝不是为了默读，而是为了演出，历史上确实有不少成功的演出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剧本，探索作者意图。仅从外部情节理解这

场戏的实质是困难的，暴风雨前边的戏，戏剧冲突尖锐，动作性强，扣人心弦。现在这些情节中断了，面对面的斗争不存在了。主要

人物是老王和想像的对象进行斗争：诅咒女儿、祈求苍天、怒吼，控诉、疯狂…。它的核心是什么?怎么体现?很多专家指出：暴风雨

的核心是内心风暴(精神风暴)。这是正确的。内心风暴的内容是什么呢：我们认为是黎雅王内心的巨大冲突，内心冲突主要揭示旧的

思想瓦解和新的思想萌生。大自然风暴是外因，是燃烧和加速内心风暴的客观原因，内心冲突使老王的痛苦达到极端一疯狂。内心风

暴的主要内容：①太上皇思想的破灭。原以为把一切都给了女儿，作一个无冕之王享受女儿的忠孝和爱，残酷的现实摧毁了太上皇的

美梦，这是极端痛苦的。黎雅王巨‘人’，在暴风雨中挣扎，但他的怒吼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反应。他只有在寒冷中发抖的弄臣陪伴

着，孤苦无告、衰老凄凉，梦想确是彻底破灭了。②至高无上的权势，天生威严的彻底垮台。祈告上天惩罚忏逆不孝的女儿，苍天不

应，无情的风暴仍然袭击着他。他在神秘的不可抗拒的风暴中，精疲力竭渺小平凡，伟大国王的威严全部荡尽。这时，他才开始感觉

到他和弄臣是一样受苦受难的人。他第一次尝到饥寒交迫的滋味儿，开始产生了同情心，这是人性良知的萌生。“我的孩子，你怎么

啦?你冷吗?我自己也很冷呢。我的孩子，你说的茅屋在什么地方？人到了孤苦无告的地步，茅屋也会变成洞天福地呢。…可怜的傻小

子，我虽然逢遭很大不幸，我心里还留着-块地方为你悲伤呢。”③疯乞丐为他擎起的镜子。在风暴中他看到了衣不遮体的疯乞丐，他

惊呆了，乞丐是面镜子，照见了他和悲惨的人生，他看到了社会的不平和自己的昏悖。他万没有料到在他治理的国家，臣民成为“两

脚动物”。他领悟到社会动乱的风暴和他自己的罪责。只有在不可抗拒的大自然风暴袭击下，只有在从最高权位跌入底层时，他才看

清了人民的灾难，内心风暴的斗争达到高潮，使他人彻大悟，跪下为民请命，说出著名的诗的警世之词： 

 

     “衣不遮体的不幸的人们，你们头上没有片瓦遮身，你们的腹中饥肠雷动，你们的衣裳千疮百孔，怎能抵挡这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

呢?啊，我过去不太关心这些事情了。安享富贵荣华的人们呀，睁开你们的眼睛，到这里来体味一下穷人的疾苦吧。发一点侧隐之心，

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吧!”这是悔罪的跪，觉醒的跪，体现了旧的思想体系彻底崩溃，新的思想在废墟上萌生一良知复

苏。 

 

    根据以上认识，为了在舞台上准确地体现，我们对剧本进行了删减和合并。为了形象地突出社会风暴，我们增加了乞丐群。 

 

    风暴一开始，葛虹乔装改扮成赤身露体的乞丐。这时，舞台不停地旋转。雷电轰鸣，阴云密布，在黑暗中借着闪电可以看见乞丐们

像鬼魂一样在暴风雨中躲藏，奔跑，嚎叫，，葛虹和乞丐们嘶叫着，“老天爷救救我们吧！”风暴以不可抗拒的神秘势力搅得天翻地

覆，天旋地转，大灾难降临到人间。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创造出一种史诗性的庞大规模和宏伟气势。国王在风暴中和乞丐们共同受风暴

的凌辱摧残，他痛苦地搏斗着，悲惨地呼嚎着…。乞丐群是为了强化社会风暴给人民造成的灾难，也是促使黎雅王内心风暴激烈发展

的主要因素。当老王道白时，乞丐隐退，雷声停止，从而让观众更清楚地听到老王内心风暴诗意的怒吼，自然风暴只是老王内心风暴

的伴奏，它配合内心风暴暂时平伏，逐渐消声匿迹。 

 

    为了使内心风暴的冲突一直发展到极端一神经错乱或发疯，我们把暴风雨场和审判场紧紧连在一起。在老王与大自然搏斗中已经精

疲力竭、饥寒交迫时，被赵子背下山坡，在转台的旋转中弄臣用民歌戏谑开导引路，来到了躲避风暴的乞丐窝。就在乞丐窝开始审判

这场戏。三个疯子的缺席审判使疯狂达到了顶峰，这是作者最奇特的构思。国王是真疯，葛虹是装疯，是老王的镜子和良师。即使他

内心风暴激化，又使他在疯狂中觉醒。弄臣是智慧的傻子，喜剧性的悲剧人物，他在疯疯癫癫中道出了人民的智慧，他是老王心灵的

眼睛和良知。两个半疯都是老王良知复苏的引路人。三个疯子的缺席审判，把荒诞，象征、嘲讽，揭露溶为一体，疯狂，悲惨并不使

人绝望，疯狂中显露清醒，深刻的哲理令人深思。社会风暴是内心风暴的主旋律，加速老王的苏醒和新生。  

    次要情节线重复强调了社会风暴的主题，是主旋律的变调。葛襄伯先也分不清良莠，双目失明后，才认清了善恶。他有些台词蕴含



着深刻的哲理，与老王的密切呼应。如：“我没有路，所以不需要眼睛，当我能够看见的时侯，我反倒会裁跟斗的。”“疯子领着瞎

子走路，本来就是这年月的常情。”特别在“跳崖”一场戏中葛襄伯说出：“苍天啊，从那些享受过度的人手里夺下一点来分给穷人

吧!”有人说这包含空想社会主义思想。两个人物的命运交相展现，主次两条情节线索互相补充，把“认识萌生、良知复苏”的主题体

现得更加深刻突出。 

 

三．理想之光升起 

 

    导演遇到的第三个关键性问题，就是如何塑造黎庆三公主的形象?关于三公主历史上很多名人都对她进行了全面论述和崇高评价，

黎庆在剧中是有特殊地位的人物，是爱的体现，是理想的化身。 

 

    雨果认为，“她是莎士比亚剧中第一位法国女英雄。李尔不过是烘托科第丽霞性格的缘由。那是女儿对父亲的母性之情，主题深

刻，母性之情是一切情感中最令人尊敬的…她是父亲的哺育者。丰满的胸脯偎依着白发苍苍的老人——没有比这更加神圣的情境

了。”“只有在找到这一形象之后，莎士比亚才创造了这一剧本。” 

 

    导演很重视这个形象，也认识到她在全剧中的重要性。但是在导演构思中确实遇到了困难。开始认为是作者的失误，光辉的形象不

在尖锐冲突中怎么塑造呢?作者不给她写戏，她没有积极地行动，怎么塑造光采夺目的形象呢?也有热心的同志帮助我们说，“莎士比

亚的《李尔王》就是这样：前边的戏有激烈冲突，戏剧情节生动，后边的戏没有吸引人的矛盾冲突，更没有动人的戏，沉闷、冗长，

观众是坐不住的…。”但是，在创作实践中，在剧场演出中我们逐渐领悟到莎士比亚不但精通舞台艺术规律，而且熟悉观众心理，掌

握观众心理学。我们明确了：庆公主始终参预着激烈的戏剧冲突，在重要的基本冲突中她是不出场的主要角色，随着剧情的进展，她

的形象逐渐成长并放射出夺目光采。“理想之光”单在外部情节中很难找到，应该从内在冲突中去探寻，从黎雅王的悔恨和内心风暴

中，从鲜明对比中，从观众想象中去探索“理想之光”。 

 

    导演如何运用动作形象宋体现呢？单纯依靠情节的鲜明对比是不够的，这是作者已经写出来了，我们研究运用“行动折射的方法”

塑造庆公主的形象，主要通过黎雅王在冲突中的行动，折射出庆公主的形象。例如：当老王遭到凶象毕露的大公主的侮辱卫队被削减

时，·老王在忿怒中想到了庆公主。导演构思是舞台上所有人物的动作都暂停，庆公主的音乐旋律出现：在舞台后部上方映照出庆公

主的幻觉形象。老王注视着前方和想象中的庆公主交流，伸出手臂欲同三公主讲话，幻象消失，再开始讲话：(这时舞台的戏再正常运

行)“啊，和她们相比，我那女儿只不过犯了一点小小的过失，怎么会在我的眼里变得如此丑恶，我的错误象刑具一样扭曲了我的天性

和良知…。”运用这个方法，可以强调庆公主在父亲的怀念中逐渐鲜明，同时在观众的想象中更加突出。又如在以后的事件中，两位

大公主狼狈为奸夹击父王，在风暴的苦难中，演员都运用行动折射的方法，当舞台上正常动作停止，演员注视前方伸出手臂与想象中

的对象交流时，观众马上反映说：“想三公主啦!啧!啧!。”在演出时我们取消了黎庆形象的出现，因为演员纯熟的表演技巧，已经准

确掌握了行动折射的方法，能够正确地唤起观众的共鸣。 

 

随着戏剧动作的激化，黑暗势力越是猖獗，人们的处境越是凄惨，内心越是悲痛欲绝，庆公主的无形的形象越是逼真和有力。它在老

王的深切思念中，在观众的向往中，经过灾难的过滤像金子从泥沙中显现发光。理想随着深切的怀念升起。 

 

    这样的认识使我们加强了“父女相会”的导演处理；我们在宁静的帐蓬里投射了全剧唯一的暖调亮光，具有独特旋律的音乐使老父

苏醒，女儿对父亲的爱，温暖了他受伤的心灵，老父获得新生。为了突出父女的和谐，我们把父女被俘的过场戏，改设在监牢里边，

台词也作了些调整。导演处理是：在警卫森严的黑暗之中，父女偎坐在监牢的高台上得到暂时的安宁，女儿的爱医治着父亲内心风暴

的创伤，父女的灵魂静静地融汇为一体。但是，和谐是短暂的，葛猛为了爬向权势的高峰又掀起了黑色风暴，抓走了黎庆，撕碎了宁

静。庆公主的惨遭杀害，把悲剧推向高潮。为了体现悲剧的高潮。黎雅在黑暗中开始撕肝裂胆地哀嚎，跟着灯光特写老王抱着已死的

黎庆，在旋转的舞台上，继续哀嚎着登上舞台前沿的高台，悲壮、愤怒地控诉这铁的时代。他最后在控诉中死去，死前还执意向往美

好的理想——庆公主。在无比的悲痛和强烈反抗的回声中，理想之光升起扩大，成为黑暗人生的一盏明灯。父女虽然悲惨地死了，人

类的理想和尊严却要长存不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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